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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之后，彩霞、城市地标、钢铁彩虹一网打尽

夜爬才是双子山的正确打开方式

在江湾湿地，在滨江森林公园，在浦江郊野公园，在上海
动物园……昆虫夜观活动正进入高峰，其中，寻找萤火虫环节
最令人兴奋。在浦江郊野公园一处生态基地，通过持续 6年的
栖息地环境修复，黄脉翅萤这种萤火虫的数量从 6年前的几
只增长到今年的近百只。

6年，这里的萤火虫从几只到近百只

萤火虫这种承载着很多人童年记忆、蕴藏着无限美好和
浪漫的小生灵实在太脆弱了，灯光、农药、人类活动……环境
稍有变化，它们就会减少，甚至消失不见。而要再恢复夜空中
飞舞的“小灯笼”，需要花很长时间。
今年，位于浦江郊野公园内的城市荒野工作室基地有了

欣喜发现：黄脉翅萤的数量从 2019 年 6月的几只恢复到今年
5月的近百只。
背后，是持续 6年的栖息地环境修复。
2019 年 6 月，城市荒野工作室在浦江郊野公园开始设

计、建设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出于对萤火虫的兴趣，
在规划阶段就希望在这个基地能够恢复黄脉翅萤的栖息地。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市荒野工作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黄脉翅萤历史上在上海广泛分布，至今也在一些公
园、村落里生存着。但是，对于黄脉翅萤已经彻底消失的区域，
能否通过人为干预恢复种群还未可知，对于它需要的栖息地
具体条件并不清楚。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工作室成员们在上海及周边有黄

脉翅萤分布的区域进行了大量调查，主要了解植被和其他环
境因子与萤火虫数量的相关性。最后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
黄脉翅萤对栖息地面积要求极低，几十平米即可维持稳定的
种群；光污染影响萤火虫的繁殖和观察，但并不是其种群能否
延续的关键因素；黄脉翅萤的栖息地必须有落叶层或能够保
湿的低矮地被植物，湿度对其幼虫的生存发育十分重要；大腹
园蛛是黄脉翅萤成虫的主要天敌，在小面积的栖息地内，蜘蛛

能够捕食其种群中约 30%以上的个体，以雄性萤火虫为主。
掌握这些关键点之后，成员们便开始行动。
由于基地内和周边没有发现萤火虫的分布，成员们便将

郊野公园南部正在拆迁的村落中残存的黄脉翅萤转移到基地
内，但当时基地刚完成改造，还没有稳定的落叶层和食物供
应，因此，虽然这些萤火虫存活了下来，但数量十分稀少，每年
仅能看见数只。
直至今年 5月，成员们发现，基地中的黄脉翅萤数量有了

显著增长，最多时一晚可看见近百只在飞舞，说明生态修复取
得了一定成效。

滨江森林公园：
选对时间，今年比去年看到的萤火虫多

滨江森林公园是目前沪上公园里能看到萤火虫较多的公
园。上周六晚上，记者在公园里看到，几处树丛中，星星点点有
萤火虫在飞舞。不过，不是特别多。公园工作人员介绍，上周五

晚上，刚下过暴雨之后，公园里的萤火虫比较多，“感觉比去年
还多。”
据了解，能观察到萤火虫的多少和天气有关。通常来说，

下雨之后，萤火虫婚飞比较多，即便是蒙蒙细雨中也会有不少
萤火虫。
滨江森林公园自 2018年开展萤火虫保护及繁育项目，进

行相关课题研究。多年来，为了修复萤火虫栖息地、恢复其种
群，采取了尽量减少灯光污染、农药使用、人为活动干扰等措
施，萤火虫数量逐步增长，2022年达到高峰。2023年、2024 年
能观察到的萤火虫数量较平稳。

江湾湿地：
安装路灯，能观察到的萤火虫比去年少了

江湾湿地也是夜观昆虫的去处之一。上周日晚，大城小虫
工作室的老师带领十多组亲子家庭来到政悦路一带夜游，当
晚看到 20 多只萤火虫。“现场比去年又新装了 4 个路灯，所
以能观察到的萤火虫又少了。”工作室老师介绍。
据了解，这一带河岸边 2公里路段原来没有灯光，最多能

看到 300多只黄脉翅萤，去年沿河步道安装了路灯，能看到的
萤火虫数量一下子就少了。
昆虫学家金杏宝介绍，光污染对萤火虫的影响非常大。
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为了给对象一个明确的信号，那

是爱的灯塔。然而，过度的光污染掩盖了它的光芒，让它迷失
了爱的方向。
灯光污染、农药使用、人类活动，这也是很多乡村如今很

难看到、甚至看不到萤火虫的原因。“小时候，夏天在家门口乘
凉，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就看到萤火虫在眼前飞舞，现在好多
年都不见它们了。”市民余女士回忆说，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还能在上海郊区的家门口看到萤火虫。

文/晨报记者 郁文艳 图/受访方

陆家嘴三件套闪耀夺目，卢浦大桥的钢铁彩虹气势恢宏，南北高架的车流灯光如银河倾泻，江面轮渡则点缀夜空的
星光……坐拥如此丰富的夜景，也难怪有市民感慨，夜爬双子山才是打开它的正确方式。

于去年 9 月底开放的双子山在今夏迎来了开放后的第一个夏天。记者注意到，夜爬双子山已经成为了近日不少市民
的新选择。 除了近日天气炎热，晚上相对凉爽外，七八月份空气质量好，会出现较多的朝霞晚霞，也是近期有不少市民专
程挑傍晚前来打卡的原因之一。

日落后的双子山顶，挤了一排人

杨女士早早爬到双子山的山顶，带着单反、长焦镜头和三
脚架，她将镜头对准了南北高架的车流，正在拍摄一张“长曝
光”的画面。这是她近期常拍的一个新机位。
“我就住在这附近，最近白天天热，我一般晚上八点到九

点钟来这里散步。今天下班早，所以还有空带着相机拍拍照。”
杨女士说。
于去年 9月底开放的双子山在今夏迎来了开放后的第一

个夏天。7月 2日晚上 7点 30分左右，记者来到双子山山顶的
观景平台时，尽管此时太阳已经落山，这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一
排市民游客，其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因为近期天气炎热，选择
晚上带娃出来活动活动。
上山的途中，记者和一家人一起登山。“我们经常来这边

玩，通常都是饭后带娃出来散散步，走走路。”其中的一位男士
分享道。
但也有一些市民专程前来。
“在山顶，我能感受到上海城市的繁华，再加上空气质量

好，能够看到远处的江水，这里真的很美。”香港的小马首次来
到上海，他的朋友小沈在上海读书，推荐这里作为旅程的一环。
在采访中，小马这样形容双子山的夜景。
“这大概我第五次来到双子山了，每一次都是来这里看日

落的，很推荐朋友来到这里看看。”小沈说。
王女士和朋友来到双子山上则是一时兴起：“上了一天班

了，想出来运动一下，想起来之前还从来没有来过双子山上，所
以今天晚临时起意上山，感觉非常的惊喜，以后还会常来。”

八点钟左右，记者开始下山，此时仍不断有市民上山。

最近的双子山很适合拍照

7 月 2 日晚，何爷叔带着相机和脚架，骑着电瓶车花费 1
个多小时，从闵行赶到双子山。此前他曾多次上山踩点，终于在
这个傍晚拍到了他所追求的画面：夕阳西下，湖面如镜，将落日
的金光完美地倒映在桥洞之下，美不胜收。
记者看到，在双子山顶一排市民游客中，有接近一半带着

各种长枪短炮。
“7、8月份，更容易在双子山拍摄到‘金光穿洞’的意象。

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效果，今天终于拍到，花这么长时间来一趟
也是值得。”何爷叔玩了 30多年的摄影，如今在上海老年大学
任教摄影课程，他告诉记者，双子山地势较高，是上海市区少有
的，能够环视上海中心的位置，“在上海很多地方都能够拍到
地标，但是都没有这么震撼的。”
白先生也玩了十来年的摄影，他的说法和何爷叔相似：

“7、8月份通透度高，晚霞的频率较高。双子山地势相对较高、
视野开阔。摄影讲究元素的排列，这里有山、有水、有建筑，拍出
来的照片会更有视觉感。”
双子山观景平台需要预约进入，但是记者同时从现场工作

人员以及园区运营管理方确认，晚上 18:30 后，双子山可以免
预约进入。不过，通常在晚上 10 点钟左右，工作人员会拦住
上、下山线路，因此需要及时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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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观萤进入高峰，浦江一基地萤火虫数量增加


